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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生于1936年，奶奶40来岁
因病去世，撇下6个孩子，父亲排行老大，
下面还有一弟四妹。为了帮爷爷担起养
家糊口的重任，父亲一天校门也没进，从
小就跟爷爷干农活，学编盖垫、炕席，补
贴家用。常常为了赶集，他整夜整夜地
编，有时编着编着一歪倒就睡着了。

1959年3月，莱州盐场扩招工人，二
叔报名并被招工入场了。但二叔没干几
天就因腿疼回家休养，父亲就去替二叔
干活。后来二叔又生“炸腮”（腮腺炎），
等二叔的病好了回去上班时，盐场领导
说，不用换了，反正你们亲兄弟，谁干都
一样。后来盐场领导说，当初之所以要
留下父亲，是因为父亲干活实在，能干又
肯干，身体也好。

在此后的多年中，父亲工作成绩
突出，年年当先进，尤其是担任组长以
后，他所在班组每年的产盐量都在全
盐场遥遥领先。父亲被表扬的次数多
了，有人不服气，尤其是土山当地的原
盐民工人，他们觉得自己祖祖辈辈晒
盐，有祖传的秘诀，怎么就干不过一个

“山草种子”呢？父亲更不服气：“什么
‘山草种子’？什么不是人学的？”后
来，有人要求到我父亲所在的盐田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场部还真组
织人员去调研了。

调研人员问我父亲，你们是怎么干
的，为何产量一直比别人高？父亲说，晒
盐与种地差不多，一靠面积，二靠上心。
没有地，哪来的产量？大家这才发现，父
亲所在盐田的周围还有不少小“荒圈”，
那是父亲带领同事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垦
的“自留地”。父亲说，多几分面积，就多
几分产量。另外，父亲手下的盐田维护
得好，渗漏少，同样的卤水量和同样的盐
滩产量自然高。父亲说，另外还有两个
字——“用心”，就是每天早上班，晚下
班，中间多观察。上班比别人早点儿，到
现场看看当天的工作安排，备足备好所
有物料、工具，最大程度地减少“窝工”现
象，这叫作“宁肯料等驴，不让驴等料”。
下班比别人晚点儿，看看还有什么没干
完的，明天准备干什么、怎么干，这叫“有
钱难买回头望”。平日注意观察和研究
天气，千方百计做好防雨工作。别人都
是下雨往屋里跑，父亲他们则是要往盐
田跑，这叫“雨前抢一时，胜过晒三日”。
这次调研在全盐场引起了轰动，并且掀
起了“向李学明学习，改造盐田扩规模，
精耕细作增单产”的活动。几年下来，莱
州盐场的盐田面积成倍增长，单产纪录
也不断刷新。

1967年3月，为了支援内蒙古吉兰
泰盐田的建设工作，原国家一轻部盐务
总局决定从全国各大盐场选调一批人员
到吉兰泰盐田帮助建设工作。父亲被选
为莱州盐场25名援吉队队员之一。听
说要到北京集合，不少人都红了眼。当
时别说进京住一轻部招待所，就是进一
趟北京都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人找到场
部领导问：凭什么让他去？领导说，凭他
能干啊。支援建设是去干活的，不是去

旅游的，更不是耍嘴皮子、吹牛的。那人
说，不比试比试，怎么知道谁能干？于是
场部就组织了一场“挑战李学明”的比赛
活动。

比赛第一项是扶沟。选同一条卤水
沟，划为两段，抓阄上位，看谁先合格完
工。哨声一响，只见那挑战者急急忙忙，
看似挺快，但该抹一下的，他常常要抹两
三下。而父亲呢，他不急不忙，抹锨上泥
像是长了眼睛，而且那泥也像是长了吸
盘似的，泥到生根，不脱不落，步步为
营。开始看似不快，但不一会儿就超过
了那个挑战者。最后，父亲轻松获胜。
事后父亲说，这叫“别看你忙得欢，我是
一枪一个眼”。

比赛第二项是推车扒盐。在同一块
盐田选两档盐垄，也是抓阄上位，比比看
谁先把盐运到指定位置。这次出场挑战
的是一位车轴汉子，力气不小。比赛开
始，起初两人看不出有什么差距。转眼
间到了开饭时间，领导说，先吃饭，吃完
饭再一起开始。但挑战者自信比我父亲

“有抻头儿”，说他不用吃。父亲心里有
数，不能和他硬拼，便坐下来休息一下，
抽支烟，然后掏出提前准备的几块饼干
和几两白酒。对方一看，心中窃喜：你吃
吧，我趁这工夫再超你几车。父亲早已
看出对方的心思，不慌不忙抽完烟，吃完
饭，喝完酒，起来伸伸腰，踢踢腿，朝双掌
上吐了两口吐沫，拍得啪啪响，接着开始
追赶。父亲经过这一次休整，明显体力
恢复不少，步伐也越来越快，而那个挑战
者的步伐早已断崖式下滑，最后已体力
不支，摇摇晃晃。结果父亲获胜。父亲
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劲不在挽
辫子上”。

比赛第三项是“修圈”，即修补盐池
底部烂泥破洞。盐池底部是盐田的聚
宝盆，能不能产盐，产盐多少，与此有很
大关系。如果搞不好，卤水会渗漏跑
掉，产量必减。这项工作一直属于技术
活，以前都由土山当地的原盐民把持
着。比赛开始，两人都不慌不忙，按部
就班，开挖、除旧土、填新土、加卤水、搅
拌、脚踩……有板有眼。最后，经过比
较所修部位的表面硬度、卤水渗漏度，
还是父亲获胜。围观的工人和评委们
都纳闷：人家是祖传，你老李是从哪学
的？父亲说，为了学习这门技术，我不
单单在工作期间认真观察、向老师傅学
习，还曾多次利用休班时间到附近村庄
找有技术的老师傅请教过。

经过这次比赛，挑战者们都服了，
父亲的名声更响了。1967 年 3月，父
亲与另外 24 名同事在场领导孙祥秀
和基建科长王同元的带领下，参加了
支援内蒙古吉兰泰盐田的新田建设工
作，并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1968 年
父亲与同去援建的同事们在北京人民
公园合影留念，现在我家还保存着父
亲的这张照片。

父亲曾自豪地说：“我到过北京，
登过天安门，进过人民大会堂，这辈子
值了！”

牟平方言里有两句“狠话”，分
别收录在1936年版和1989年版的
《牟平县志》里。其中一句是“欲上
浩浩山耶”，另外一句是“急着出北
门——活够了”。这两句话所要表
达的意思基本差不多，其背后都各
自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历史故事。

浩浩山位于牟平城南约5里路，
今名浩山，属牟平区武宁镇辖区，方
圆有十余里的范围。

清初，社会动荡。1650年，栖霞
人于七以淘金工为主体，联合胶东
各县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了胶东
第一次抗清暴动。他率领千人攻陷
宁海州（今烟台市牟平区一带），将
知州刘文琪枭首示众。当时的清政
府忙于南方战事，无暇顾及，遂采取
怀柔政策，招抚于七为栖霞把总（陆
军基层军官）。1662年，清政府待各
地基本平定之后，便腾出手来派重
兵对于七部进行围剿。于七率部拼
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于七余部
仍分散活跃在胶东各地。清政府
严令各地官府对他们进行了疯狂
镇压。其时的宁海州知州陈一朋
亦派捕役到四乡严密搜捕参与暴
乱的党徒，“获之不待审决，辄使捕
役毙于此山（浩浩山）中”。如此一
来，捕役们便趁机敲诈平民百姓，
无故冤死者不计其数。恰如蒲松
龄在《聊斋》之《公孙九娘》一文中
描写的那样：“于七一案连坐被诛
者，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
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当时
有一种民间传闻，每到夜深人静、
万籁俱寂之时，浩浩山上常常传出
冤魂的哭泣声。

“由是遂为口实，凡小儿口角，
辄云‘欲上浩浩山耶？’”这句话收录
在1936年版《牟平县志》“杂志 轶
事”篇，并一代代流传下来，以至于
到我们小时候斗嘴的当口，还常常
会这样说“你是不是着急上浩浩山
——活得不耐烦了”。

早年间，牟平县城东西南北四
个方位各建有一门，东为玄武门（后
改为集庆门），南为顺正门，西为奉

恩门，北为镇海门。平日里，只有东
西南三门通行，北门只有在官府要
问斩犯人的时候才打开。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牟平府衙的法场就
设在北城门外。这期间，影响较大
的处决犯人有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3月，军
阀张宗昌率部众5万人讨伐背叛自
己的刘珍年。刘军退守牟平城，双
方相持半月。后来，刘珍年用巨金
买通张部围困东门的张营长，派
2000余人趁夜色出了东门，埋伏于
城东孟良口附近。拂晓时分，他们
全部换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打起
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一边冲杀一边
高喊：“革命军来啦！”

顷刻间，张军乱了阵脚，5万人
兵败如山倒，争相逃命。张宗昌逃
亡大连，他的主要部将褚玉璞、徐鹤
亭、苏馨斋、纪子诚、张鸣九、孙兴
周、李震、刘玉宸及俄人白哈夫于福
山被俘获，全部押到牟平城，在北门
外被枪杀。为炫耀胜利，扩大影响，
行刑那天，刘珍年严令乡民到现场
观看，围观者达数万人。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
压反革命运动，短时间内，人民政府
在北门外处决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
子153人，其中包括伪牟平县长周东
华。周东华在日军侵华后，历任伪
满哈尔滨日报社社长，伪鲁东道尹
公署专员，聊城、禹城、蓬莱、牟平四
县县长（知事）。在牟平任职期间，
他效忠日军，资助日军在水道、高
陵、上庄等村设据点、修碉堡，指使
日伪军频繁扫荡境内抗日根据地，
残酷镇压牟平人民的抗日活动。日
本投降后，他逃匿北京。归案后于
牟平北门外被处决。当时，这是轰
动牟平的大事件，引得万人空巷、争
相观看。

就这样，久而久之，民间就产生
了“急着出北门——活够了”这句歇
后语。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狠话
的当口，就会把这句话搬出来。后
来，这句话被收录于1989年版的《牟
平县志》“方言”篇。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浩浩
山变成了果树满山坡的花果山，一
年四季鸟语花香；“北门外”早已变
成了宽敞笔直的北关大街和通海
路，一派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无
论如何，和早年间那两句“狠话”也
联系不起来了。

此生无悔做盐工此生无悔做盐工
李波

牟平县志里的两句“狠话”
刘甲凡

欲上浩浩山耶

急着出北门——活够了


